
一节分神的课
������那天学科教研基地搞活动， 到联
动发展学校去听小 A 老师的课，她给
二年级学生上课，讲的是李白的诗《望
庐山瀑布》。

她领导说听课的事没有提前告知

她。 这正合我意，我想听到常态课，没
有打磨的课能增加一些研讨话题。

小 A 刚入职半年， 我们认识，也
算有私交。她工作充满热情，但面对低
年级孩子时是否把控得了节奏， 还是
个未知数。

课始，小 A 由“瀑布”引入：
“谁见过瀑布？ 瀑布什么样子？ ”
“我！ ”
“我见过！ ”
“什么样子的？ ”
“像滑滑梯一样！ ”
“像下雨一样！ ”
“还会洒彩虹！ ”
……
班里小手如林， 美妙的比喻像瀑

布洒落的点点水花，清亮、活泼。
“老师，我没有看见过真的瀑布！ ”
稚气的声音从四散的水花中怯怯

地冒出来，像一股分支的溪流，被挡住
了去路，浅浅的，淡淡的，害羞似的在
湍急水流中停下脚步。

我扭身，穿过黑如鸦羽的脑袋，看
见了说这句话的小姑娘，羊角辫，身上
的夹衣有些发白， 红领巾在胸前打着
整齐的结，分外醒目。

这是个农村来的孩子。
我忽然记起几天前来这里时见到

的一幕。
那天，我来找朋友办事，她是这个

学校的教务主任。 她说再安排一个转
学生，让我稍等。我有机会打量这个农
村来的留守儿童：新书包，新凉鞋，粉
色公主裙，衬着晒得黑黑的脸、黑黑的
手、黑黑的腿脚，眼神羞怯，倚着门，发
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不时地招来父母

紧张而小心的提醒。 她小手不自在地
抠着门缝，指甲里黑黑的。这些留守孩
子的父母在照顾孩子衣食住行上大多

粗线条。
他们说她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留守在偏僻的老家。这学期在城里
务工的父母终于咬咬牙租了个大点的

房子，把她接来上学。他们拿着居委会
的介绍信，极郑重地合着双手，拜托我
的朋友对这个孩子多多照顾。 一家人
羞涩而虔诚的请求，使我顿生感慨。朋
友满口答应，说一定会帮助孩子。

莫非是她？ 眼前的小姑娘小脸通
红，害羞得牙齿咬着嘴唇，澄澈的眸子
里充满期待。

有趣的是同桌小男生还扶着她的

胳膊，帮她举着手。
班里孩子七嘴八舌， 有的同样期

待，有的捂着嘴笑。
老师会怎么办？我的心随之一紧，

看着台上的小 A 抱着臂膀挺尴尬，她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不由得浮想联
翩，开始种种预想：

“孩子们，这个女孩子从没有见过
真的瀑布，我们来帮帮她吧，让她在教
室也能看见瀑布。 谁愿意把见过的瀑
布说给她听听？ ”

乐善好施是人的天性， 孩子们的
“帮助”很丰盛：

“瀑布，是大水，是挂起来的水！ ”
“善观察会想象的孩子！挂起来的

水就是———”
“挂前川！ ”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

们再读这句诗时声音里果然有了画面

感。
“飞起来的瀑布！ ”小男孩伸出胖

嘟嘟的小手作飞翔状。
在老师的引导下， 班里的小手都

飞起来，小姑娘也舞着小手，像调皮的
小雨点飞来飞去。

“哇，这么多瀑布！ 快说说你们是

从哪里来的！ ”
“山上。 ”
“老师，山上怎么来那么多的水？

山上的水从哪里来的？ ”
“对，瀑布的水从山上来。 山上积

雪融化，雪水、雨水冲下来，就形成了
瀑布。 ”

“我的瀑布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
“我怀疑你的瀑布是不是银河从

天上掉下来了！ ”
小姑娘满足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

心照不宣。
好事做到底， 老师继续拿小姑娘

的求助延展：
“你们都会长大，长大的时候你再

见到真的瀑布， 就会想起我们这节课
学的诗，你也会想起，我们班是在相互
帮助中学习的这首诗。 ”

老师指挥棒一舞， 孩子们跟着吟
诵诗句。

疑问得到解答， 小姑娘扬起笑脸
再次吟诵。

她胸中有丘壑，两眼放光彩，她看
见了千山万水。

“老师，你的笔掉了。 ”身旁的孩子
打断了我的臆想。我抬头看看小 A，那
个女孩的问题还晾在那里，小 A 只是
摸了摸女孩的头， 轻轻地说：“会有机
会的，孩子，等放了假你就可以去看看
真的瀑布了。 ”

女孩感激地点点头，咽了口唾沫。
老师讲课，孩子们听课，像什么也

没发生。
讲课在继续， 我心中却有千万条

瀑布在涌动：小 A，想要拥有瀑布般的
博大、精深，你还需要学习，需要创建
基于生命期待的本真课堂。

我想和她聊聊瀑布， 不错过一粒
迸溅的水花。

（张雅莉 周口七一路二小）

老 虎
������老虎是我们乡一中里一个拾馍头
儿的老人，，个子不高，，在我的印象中，，总
是穿一身黑色的破棉衣，， 头发前面秃
了，，后面的有些脏乱，，脸总是红扑扑的，，
看起来倒没什么特别，，只是眼睛，，你要
是看他的眼睛，， 虽说免不了会有些眼
屎，但眼珠里总有一股亮亮的光，凝聚、
闪烁，以至于他在拾馍头儿的时候总能
比别人先发现。

学校的饭主要还是馒头，只是菜真
是不好吃， 汤里倒也能找到一点油星，
孤零零地漂在清汤之上。所以很多同学
便使了性子，索性将剩下的半个馍掰开
揉碎了，远远地扔出去。 这种浪费的行
为让校园里多了很多拾馍头儿的老人。
据说他们把拾来的馍头儿晾在自家的

矮墙头上，加水泡泡，可以喂猪。我听跟
老虎一个村的同学提起过，老虎拾的馍
头儿给他老娘了， 家里喂了好几头猪。
但好像也说过， 老虎也是拿来吃过的。
在拾馍头儿的老人里，老虎其实是较年
轻的一个。

“老虎，去哪儿？ ”
“回家。 ”
“老虎，干啥呢？ ”
“玩儿哩。 ”每次问，他都会这样回

答。
“别玩了，回家抱老婆去吧……”人

们知道他没有娶过老婆， 便时常调侃
他。

有一次，吃饭时和同学用剩下的馍
头儿打闹了一番，当我用脚踢那块馍头
儿的时候，没想到老虎一个箭步，正要
去拾，我正好踢中了他的腿。 他“哎哟”
了一声蹲在地上，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
那块馍头儿。 我有些慌，讨好似的捡起
馍头儿放在他腰间的蛇皮袋里，连声说
“对不起”。

“不碍事，不碍事。”他拉开袋子，遗
憾地说，“你看，这馍头儿挺好，扔了怪
可惜哩……”

“嗯———”我嗫嚅着，感受到一种惹
事之后从未受到过的教育与尊重，脸皮
火辣辣的。 那个同学一脸茫然，说：“这
老虎不是个傻子吗，还会说这些？ ”

以后， 我吃饭的时候再也没玩闹
过，再也没扔过馍头儿。

又一年的春天，我回老家去乡卫生
院看望得了癌症的爷爷。老人被疾病折
磨，骨瘦如柴 ，看见我来了 ，竟泪眼婆
娑。从病房出来，天下起了雨，我心里也
湿漉漉的。

这时，我看到院子里有一位拉着架
子车的人，车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
太太。 身影好熟悉，这不是十多年前在
学校拾馍头儿的老虎吗？ 他确实老了，
头发全秃了，脸像榆树皮一样，满是褶
皱，暗淡无光，只是眼睛里还有那么一
点精神。他把那位老太太轻轻地抱下车
子，小心扶着走到门诊室。 医生说：“老
虎，又来了？ 今天你娘好些了吧？ ”老虎
没有答话，立在门口，佝偻着身子，他的
脊背已经很弯了。

我没有再看， 径直走出了医院，任
凭冷风刮着我的脸，任凭冷雨淋着我的
头……

（夏苏杰 市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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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母亲节当天， 一件件小事让
家人开心又难忘。

这天上午九点， 按照事先活动的
通知，我带着两个孩子开开心心地前
往图书馆，参加“妈妈，我爱您”母亲节
朗诵活动。 穿上干净漂亮的衣服，梳
起清爽精致的发型，母子三人来到了
活动现场。 此时，已有许多家长和孩
子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翘首以待朗
诵活动的开始。

很快，在组办方有序的安排下，孩
子们逐一登台，用稚嫩的语言向母亲
表达真诚的爱意。 《游子吟》《烛光里
的妈妈》《妈妈的爱》《纸船》《礼物》等
饱含深情祝福的诵读，让台下的母亲
感动不已。 各位家长的掌声和欢呼声
或满是鼓励，或满怀惊喜，伴随着孩子
们的朗诵此起彼伏。 台下的家长们不
时拿起手机拍照片、录视频。 在这爱
意融融的朗诵现场，大家愉快地度过
了一个上午，活动结束后每个孩子还
收到了图书馆赠送的一支鲜花、一本
书。

告别了快乐的舞台， 我和孩子们
来到了一家鱼火锅店，跟孩子的爷爷、
奶奶、爸爸会合，共进午餐。 因为婆婆
爱吃鱼，所以我和老公商量要给老人
家一个惊喜。 去年重阳节我买了一条
七斤多的花鲢，今年母亲节，为让婆婆
少些厨房中锅碗瓢盆洗刷的劳累，我
们特意安排在饭店吃饭。 婆婆年纪大
了，平时在家帮着照看孩子，出来吃饭
不舍得，今天被孩子爸爸提前骗到了
饭店。

我把孩子刚得的鲜花送给婆婆，
她的脸庞像花一样舒展开！不一会儿，
鱼便端上了桌，一家老小热热闹闹品
尝这鲜嫩可口的美食。 孩子们似乎也
懂事了，照着我的样子，争着为奶奶夹

菜，而奶奶不舍得多吃，又将一块块鲜
嫩的鱼肉夹到孩子的碟子里。 一家人
说说笑笑，好不开心！

不仅我们家，旁边一桌桌客人中，
也难得地出现了子女簇拥着一位位老

人的场景，特别温馨。 看来，孝老爱亲
的传统、 欢度母亲节的氛围还是挺浓
郁的，真心祝愿天下母亲身体健康、笑
口常开。

当日晚饭后， 老公拿出了一双漂
亮的粉色拖鞋送给我，说：“媳妇儿，为
了咱家，照顾着俩孩子，照顾老人，你
也辛苦了！ ”

母亲节这天，俺家惊喜不断，高兴
事儿真多！

（朱宁宁 项城市教体局）

在在母母亲亲节节这这一一天天


